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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中土汉传佛教建筑史的大略分期

一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的三个阶段

１．前期

　　如果将中国中土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大略地分为前期、中期与后期,那么,１０世纪之前的中

土汉传佛教,属于其发展的前期.这是一个中土佛教寺院及其建筑从无到有,逐渐弘传流布,滋衍

发展,并渐渐呈现出繁荣昌盛景象的时期.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中土佛教就达到了其发展史上的

第一个高潮,则在其后的隋唐两代,中土佛教进一步的弘扬传播,达到了汉传佛教寺院及建筑最为

鼎盛的时期.

从一般的历史分期来看,佛教史上的五代时期,上承晚唐武宗会昌灭法的沉重打击,似乎也可

以纳入经历了隋唐鼎盛期之后的这一余绪之中.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短暂的转折时期,具有承上

启下的作用,且因这一时期佛教所处的低迷状态,本书将其作为中土佛教发展前期与中期的一个

过渡阶段,并在行文中,将其放在本书的中卷.

中土佛教史上,从东汉初年到唐末的这一整个前期阶段(６７—９０７),延续了大约９００年之久.

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土汉传佛教的“初传与鼎盛”期.

２．中期

唐末五代数十年战乱频仍,无论对于社会发展,还是对于佛教及其建筑发展而言,都是一个灾

难性的阶段.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佛教本身,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可以说,自五代之后,

中土佛教及其建筑,开始转入发展的中期.这一时期的佛教,经历了唐武宗、周世宗的先后打压与

五代战乱的戕害,受到相当程度的摧残,已难再有佛教初传至鼎盛时期那种具有创造性和喷涌性

的勃勃生机.

但是,借了隋唐时期佛教发展鼎盛状态的余波,到两宋、辽金时期,随着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经

济得以恢复与发展,文化得以复兴,这一时期的佛教及其建筑,充满了在经历磨难之后悄然复苏的

生命与活力.两宋、辽金时期建造了许多重要的寺院塔阁.佛寺的规模,尽管难以与隋唐大寺院

同日而语,却也比后来明清时期的要宏大许多.寺院的空间配置出现定型化的趋势,寺内各种建

筑类型渐趋明确,建筑制度渐趋完善.佛教在世俗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也就是说,普通民众

参与佛教寺院营造的活力,也被大大地激发出来,从而在许多看似十分偏远的地方,也出现了大小

不等的寺院.所以,大略可以将从唐王朝灭亡,及北宋王朝建立,直至南宋王朝灭亡(９０７—１２７９)

的这一整个时期,看作中土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中期(约３７０);这一时期也是现存古代佛教建

筑遗迹比较丰富的时期,其中包含了两宋、辽、金和元初的大量佛寺与塔幢.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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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汉传佛教“重创与复苏”期.

３．后期

然后,横扫中土大地的蒙古铁骑,无疑对中土的城市、建筑,包括佛寺、道观,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摧残与损毁.统一中土大地之后的元统治者,对于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从而对佛教的

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宋元之交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和平发展;又在元明之交和明清之交重演寺院及其建筑先

是被战争摧残,再缓慢复苏,这几乎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汹涌波涛之

中,中国佛教及其建筑,忽然败落、萧条,忽然又复苏、振兴.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上下浮动,左右

摇摆着.宏伟的寺院建造起来,又遭焚毁,华丽高大的台殿楼阁,今日尚赫然在目,明日又忽然变

成一堆废墟.中土佛教建筑发展的晚期阶段,就处于这样一种起起落落的状态之中.

然而,无论如何,明清两代数百年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成为这一历史发展大时段中的主要部

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中土汉传佛教及其建筑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与促进作

用.因此,可以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三个王朝:元代、明代和清代(１２７１—１９１１),作为中国中土

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

中国汉传佛教史上这一后期阶段,是我们所熟悉的大量尚存元、明、清佛教寺院与塔阁的建造

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清两代,佛教寺院及其建筑走向了紧凑化、程式化、规制化,寺院的规模

与建筑的尺度大不及前.然而,这也正是今日所习见的中国汉传佛教寺院的空间格局与建筑样

态,从而也是汉传佛教及其建筑经历了近１３００年起起落落的发展之后的一个几乎必然性的结果.

古代佛教建筑史上中土汉传佛教建筑发展的这一后期阶段(１２７１—１９１１),大约持续６００年的

时间.

二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前期———初传与鼎盛

从佛教史与佛教建筑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前期,即汉魏两晋南北朝

至隋唐时期,亦即１０世纪初之前的这一整个时期,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细分的阶段.

１．佛教初传时期

若从公元之初的东汉明帝永平求法算起,则可以将永平年间(５８—７５)汉明帝遣使赴西域求

法,开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直至十六国时高僧释道安的圆寂(前秦建元二十一年,３８５),以及天竺

僧人鸠摩罗什进入长安(后秦弘始三年,４０１)开始他的译经活动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前期的第一个

阶段.

这一阶段经历了从东汉初到西晋末近两个半世纪缓慢而沉寂的积淀性过程.到西晋末年的

永嘉之乱前期,作为当时中国佛教中心的西晋都城洛阳,建造有佛寺４２座.永嘉之乱,在北方导

致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帝都短暂地西移至长安,旋即又南移至建康,使佛教的中心有了大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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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北方发生的五胡乱华与十六国纷争,既导致了另外一个佛教中心———邺都的出现,也导致

了佛教在动荡局势下迸发性的发展.在西晋末到十六国晚期,仅“西晋二京”———洛阳与长安的佛

寺就达到了１８０所之多.而在天竺僧人佛图澄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与影响下,到４世纪中叶时,仅

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佛寺,就达到８９３所之多.

如果将西域僧人鸠摩罗什进入长安作为一个标志,那么,中国佛教史及佛教建筑史前期的第

一个阶段,是一个大约有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漫长历史阶段.如果再上溯至史籍中记载的西汉哀帝

元寿元年(公元前２)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算起,大约为４００年的时间.这

一阶段可称作是中国佛教的初传时期.

２．南北朝时期

中国佛教及其建筑发展前期的第二个阶段可以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的５世纪初(４０１)算起,

这一时期的北方已经接近十六国的尾声,随之而来的南北朝,经历了佛教及其建筑的大发展.从

而形成了中国汉传佛教及其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一阶段经历了南北朝对峙,直至隋代统

一(５８１),前后大约１８０年时间.

３．隋唐时期

自隋唐至五代数百年时间(隋开皇元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５８１—９０７),可以看作中国佛教及

其建筑发展前期的第三个阶段,由于隋代文、炀二帝的大力提倡,加之唐高宗,特别是武则天的扶

植与推动,同时借助了盛唐与中唐时期百余年相对安定与繁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这一时期

的中国汉传佛教,发展到了它的鼎盛阶段,不仅出现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也出现了佛教十三宗

并峙的繁盛景象,并渐渐呈现出了由盛而衰的转折迹象.这一阶段大约经历了３８０年的时间.

三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中期———重创与复苏

自１０世纪初开始的中土汉传佛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很难简单地按照时段来划分.因为这

是一个战乱的,同时也是分裂的时代.五代数十年战乱,国家陷入了四分五裂.随之而来的北宋

统一,其实也只是半壁江山,与之相对峙的是北方的辽,以及后来的西夏.１２世纪初金人兴起,取

代辽人,延续了这一南北对峙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到１３世纪后半叶蒙元铁骑如疾风扫落叶般横

扫中华大地,国家才真正再一次回到了如隋唐时期的统一大帝国格局.

１．五代十国时期

从唐帝国灭亡的９０７年到北宋统一的９６０年,五代十国时期虽然仅有短短的５０余年,但其在

佛教史上也颇有声色,尽管中原地区的佛教与寺院遭到了重创,寺院凋零,僧团散落,但在相对比

较平稳的江南吴越、南唐、闽,湖湘、岭南的南汉,以及前蜀、后蜀所统治的地区,佛教及其寺院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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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了各具特点、特立独行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两宋佛教及其寺院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一

个坚实的基础.

２．辽、金与西夏时期

尽管由于金与元代铁骑的扫荡,辽代的历史文献残存无几,但是辽代佛教寺院建筑却成为中

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葩.辽代佛教木构建筑保存的数量、类型及其完整性,在中古时期佛教史上,

几乎是最好的.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金代也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建筑遗存,而金代文献中

所记录的辽、金两代的寺院情况,也为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时代提供了可能.

偏居西北一隅的西夏,在蒙古人的扫荡下,其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却也保留了部分文

献与寺院遗迹.现代的西夏研究,使对这个神秘王国的佛教建筑可以有一点粗略的了解.

３．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始自９６０年,终至１２７９年,前后大约３００年的时间,是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过

程中的一个高峰时期.在文化与经济上,两宋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从文献上

看,尽管寺院的规模、寺院建筑的尺度、佛教的内部宗派及不同宗派的僧团规模都远不能与隋唐两

代同日而语,但是,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两宋时期的佛教及其建筑,也得到了充分

的发展.无论是寺院的建造数量,寺院分布的范围,普通民众参与佛教寺院创建的热情,以及寺院

中建筑类型的多样化,单体建筑造型的丰富与华美,甚至殿堂内部小木作装饰,如经藏、藻井、彩绘

等方面的繁缛细密,都达到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境地.

四　中土汉传佛教发展后期———衰落与复兴

１．元明时期

　　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的滚滚烟尘,在１３世纪后半叶,渐渐趋于平淡,元帝国的建立,结束

了中土大地数百年分裂与对峙的局面.然而,金末元初,或宋末元初,以及后来的元末明初的战

争,其惨烈的程度,已经远比唐末五代时期为剧.对于城市与建筑的摧残也是十分巨大的.元代,

以及明代统治者,在抚平了战争的创伤之后,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与宗教的延续,这使得元、明两

代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得以恢复、延续与发展.

有明一代还是一个制度恢复的时代,统治者希望将其社会与文化恢复到唐宋盛期的状态,这

反而促进了其制度重建的过程.城市中的坛壝、祠庙、城隍等中央与地方信仰,都被纳入了不同等

级城市的重建过程.明代的佛教寺院也大约经历了这一相同的复兴过程.

客观地说,除了明代城市之外,明代的佛教寺院及建筑,也都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晚期的一个

重要奠基性程式.寺院格局上的定型与完善,建筑类型上的简约化,以及寺院空间的紧凑化,殿阁

造型上的程式化与地方化,这一系列转折性发展,也使明代及清代的寺院和建筑,与其前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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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诸代的寺院及其建筑,有了许多明显的区别.

２．清初至康雍乾时期

明末清初的战争,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宋元之交与元明之交,特别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崛

起但却未能最终获得政权的个别亡命之徒,如张献忠之流,在其流窜于各地的垂死挣扎中,对社会

造成的毁灭性摧残,几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其屠刀所及处的佛寺道观也未幸免.

清代初年至康雍乾时期,是一个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佛教及其建筑也得到了

逐渐恢复与发展.而清代统治者在信仰上,有崇尚藏传佛教的传统,也使藏传佛教在中土弘传,藏

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互影响,并在寺院上的相互融合,创造了一些规模恢宏的汉藏式寺院.清代

最重要的皇家寺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具有浓郁汉式风格的藏传佛教寺院,而这种汉藏结合的

寺院格局与建筑造型,也为中原地区的佛教寺院带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

３．清代中晚期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兵火的摧残、蹂躏,以及天灾、人祸的袭击,经历过无数次社会由平稳到动

荡,再由动荡到平稳的大起大落,一次次成为废墟,变成后人唏嘘叹息的荒草残阶,之后又经历数

年的募缘重建或重修,渐渐恢复起一座寺院的大致样貌,这就是历代中国佛教寺院,特别是元、明、

清时期佛教寺院建筑发展的一般性规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古老而著名的佛教寺院,其寺内

的建筑价值,却远不及那些偏僻乡野地区寺院中的建筑更为古老、更为珍贵的主要原因.

现存的大多数寺院,及寺院中的大多数建筑遗构,大约都是清代中晚期的留存.经历了康雍

乾盛世之后,清代社会也开始渐渐变得迟滞、呆板、腐败而缺乏生气,经济上与文化上的活力与动

力,也似乎不及清代早期所具有的那种蓬勃向上的生机.太平天国点燃的农民战争,与明末农民

战争一样,对于城市与寺院,除了摧残、破坏与毁灭之外,难见有什么建设性的推动.年久失修的

寺院殿阁,在民间力量的促动下,得以勉强维持与修复.寺院建筑的大致格局,在香客们烟云缭绕

不断的香火中,得以延续或重建.但其重建或重修的寺院却再也难现隋唐之宏大、宋金之繁丽,更

难见元代寺院及其建筑的放浪不羁与不拘一格,亦不见明代建筑的端庄、凝重,甚至难见清初建筑

的严整、规范.

中国汉传佛教发展到清末时期,也走到了一个几乎是穷途末路的衰败期,其寺院格局显得

僵化、建筑制度略嫌简陋,甚至诸多名山巨寺内的殿阁楼堂,其建筑结构之简陋与造型之粗鄙,

与村夫俗妇们集资而建的偏僻祠寺,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这或许就是在今日所能够见到

的许多所谓名山大寺中,不时感觉到的那种建筑的凋零、简陋与粗鄙,从而令人颇感失落的大致

原因.

当然,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期.从而也进入了一个佛教复兴与寺院建筑保护、

修缮与重建的高潮期.然而,这已经不是本书讨论的话题了.



６　　　　

　　　　　　　　　　　　　　　　　　　　

中
国
汉
传
佛
教
建
筑
史———

佛
寺
的
建
造
︑
分
布
与
寺
院
格
局
︑
建
筑
类
型
及
其
变
迁

五　本书对汉传佛教发展三个阶段的关注重点

１)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重点放在中国中土汉传佛教发展前期,即佛教从初传到鼎盛的时期.其初传时

期,是从东汉初年到西晋末至十六国时期佛寺的流布与寺院建筑空间形态的萌发上.限于实例的

缺乏,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对这一时期佛教建筑之分布与早期寺院空间特征的梳理分析上.而这

一阶段中土汉传佛教的中心,主要是在北方地区.这是一个汉传佛教与佛寺建筑刚刚进入传播、

流布与生长过程的朦朦胧胧的萌芽性阶段.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可以将释道安辞世的４世纪末与鸠摩罗什进入长安的５世纪初作为中国

汉传佛教发展前期第一与第二这两个阶段之间划分的一个大致分野.

其实,随着西晋王朝的彻底覆灭,以及因“衣冠南渡”而引起的经济与文化的南移,使得东晋首

都建康成为另外一个佛教中心.因此,南方地区的佛教发展,还应该从５世纪初向前追溯.自东

晋王朝建立,乃至一整个南北朝时期的近３００年时间,是中国南方佛教及其建筑生机勃发的重要

时期.而继十六国与东晋而起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南北朝时期的

佛教及其建筑在中国佛教史与佛教建筑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样评价也不为过的.当然,这

一时期需要专门的章节来加以整理与论述.

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是隋唐两代.隋唐统治者在政策上的一系列推波助澜的做法,以及中土

僧人与西域、天竺僧人密切的交流互动与往来,特别是大量佛经的翻译,使隋唐时期的中土汉传佛

教,达到了其发展史上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中国汉传佛教地区,基

本上可以称作一个佛教社会,佛教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２)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叙述比较困难,五代时期的割据状态,使我们只能大致厘清其粗略的寺院建造

线索.而辽、金两代,则将关注点放在了以有限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对典型寺院可能的空间格局进

行的探究上,以及对辽金时期较为丰富的寺院建筑遗存展开的叙述上.使人在这些似乎断断续续

的描述与分析中,理出一个辽、金时期佛教寺院建造的大致轮廓和寺院空间格局的粗略印象.西

夏佛教及其寺院的研究,则更有赖于当代西夏学者的研究及有限的建筑遗存,使人能对这一特殊

历史阶段与特殊区域的佛教建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两宋时期是历史文献极其丰富的时代,要从海量的文献中,梳理出一条较为明确的寺院建造

与寺院建筑格局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通过对大量信息的爬梳、整

理,至少使人们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究竟建造了多少寺院,这些寺院中都有怎样一些各不

相同的,与其前及其后的寺院建筑大相径庭的建筑类型.以及,这一时期的寺院空间,是怎样从大

规模、多子院的隋唐式寺院,逐渐过渡到一个空间比较紧凑、建筑类型比较完整、寺院功能比较齐

全的宋代寺院布局的,从而在这一基础上,初步厘清两宋时期寺院建筑的基本空间格局.这或许

对理解现存明清寺院的空间格局,具有某种追根溯源性的价值与意义.

３)第三个阶段

将元、明两代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两者都经历了从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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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摧残、破坏,到和平时期的恢复、重建的过程.元代国祚较短,其北方地区,在寺院及其建筑的原

创性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活力,也创造了一些值得探究的重要寺院与建筑案例.元代南方地区

的佛教寺院及其建筑发展,与其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如说是两宋寺院的延续与发展.

中土汉传佛教建筑,本来就有很强的传承性与延续性.宋末元初的战争,似乎并没有阻止住

江南、鄂湘及岭南地区寺院建筑的建造步伐.元初南方地区的寺院,大多是对南宋寺院的修葺与

重建.其基本的格局与做法,几乎与南宋时期没有太大的差别.

明代是一个制度重建的时期.在寺院的等级设定、寺院建筑的格局及寺内建筑的造型上,都

有一个全新的建构与发展.因此,明代是中国古代汉传佛教建筑后期发展与定型的奠基阶段.明

清两代基本的寺院空间格局与建筑制度,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下来的.

明末清初的战争,对于佛教寺院及其建筑的摧残蹂躏,丝毫不亚于其前历次改朝换代所造成

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这一晚期阶段发生的接二连三的战火,也造成了佛教寺院及其建筑在整体

上的衰败与没落.除了清代皇家寺院在与其所青睐的藏传佛教的相互融合中,表现出了某种如回

光返照般的勃勃生机之外,清代一般汉传佛教寺院似乎缺乏了创新的动力,无论是在寺院建筑的

空间配置上,还是在寺内建筑的结构与造型创造上,清代的一般寺院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传承、沿袭

和保持了明代既有的做法与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创新性和独特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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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教初传与汉晋、十六
国时期佛寺的建造与流布

一　从佛教初传至西晋时期的佛寺分布

１．佛教初入中土

　　在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举的有关佛教东传中国之

时间的种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似乎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其一是,«三国志

魏志»中的裴松之注中,在谈到天竺国浮屠时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

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❶ “元寿”为西汉末哀帝年号.元

寿元年为公元前２年.其二是,东汉明帝(图１Ｇ１)永平年中遣使西域求法.

这一说法见于正史的记载,据«后汉书»:

图１Ｇ１　汉明帝像

❶文献[２]．[晋]陈寿．三
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
百衲 本 景 宋 绍 熙 刊 本:

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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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

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

国图画形象焉.❶

前一种说法,或可以以«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记载的襄阳习凿齿与道

安致书中所曰“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❷ 之语推测,以道安生活的时代,略近

４世纪末(据«高僧传»,道安故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即３８５年),由此或

可推知,道安同时代人似乎更相信西汉哀帝时佛教传入的说法.

后一种说法,亦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为北魏太和中人,

晚于释道安近一个世纪,«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时代虽略早于郦道元,但去

道安生活的时代亦有半个世纪之久.说明到了４世纪末至５世纪中叶时,

人们已经无法得知佛法传入东土的准确时间了.

这后一种说法更确切的来源是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其

经序中提到了: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

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

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

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

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

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❸

据梁«高僧传»,汉明帝时来到中土的天竺僧人摄摩腾(图１Ｇ２)最早译出了其

中的一卷.又说是与摄摩腾同来中土的竺法兰(图１Ｇ３)所译.竺法兰译出了五部

佛经,“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

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❹ .在«后汉书»写作的年代,«四十二章经»当已经在中

土流传,故«后汉书»中的记载很可能来自«四十二章经»经传中的说法.

图１Ｇ２　摄摩腾像

(来源: 袁子耀．清刻佛教艺术图像[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图１Ｇ３　竺法兰像

(来源: 袁子耀．清刻佛教艺术图像[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❶文献 [２]．[南朝宋]范
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
域传第七十八．百衲本景

宋绍熙刻本:１１９５．
❷文献[２]．[南朝梁]释慧

蛟．高僧传．卷五．大正新

修大藏经本:５４．

❸文献[２]．[南北朝]迦叶

摩腾．四十二章经．大正

新修大藏经本:１．
❹文献[２]．[南朝梁]释慧

皎．高僧传．卷一．大正新

修大藏经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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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书»中还记载了另外一则较早的佛教事迹,见于楚王英的传记: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❶ 楚王英是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５２)之国为王的,汉明帝永平十四年(７１)因造作图

谶被废后自杀.其时代与明帝求法的时代大致还是接近的.这多少从一个

侧面印证了前面提到的两种说法:明帝求法说,甚至哀帝时大月氏王使授浮

屠经说,在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

汉明帝与楚王英的故事,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初传的两个最早的基地:

一个是东汉首都洛阳,这里是西来僧人会聚之地,甚至还可以包括西来僧人

去洛阳时必经的西汉旧都长安;另外一个是江苏的彭城(今徐州)、广陵(今

扬州)至丹阳一线.楚王英所领的藩地,初在彭城,后益其土于临淮的取虑

(沿睢水,并接泗水)、须昌二县,遭废后又被徙至丹阳,这三个地方,大约是

在经由泗水、睢水、淮水及秦汉时所称的邗沟,直至长江的一条水道上.三

国时最早建造中国式佛塔的笮融,就是活动在这条彭城至广陵的水道漕运

线上的.因而,这条漕运线很可能是最早的佛教弘传路线之一(图１Ｇ４).

图１Ｇ４　东汉至三国时期佛教传布路线

(来源:作者改绘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６．)

❶文献 [２]．[南朝宋]范
晔．后汉书．卷四十二．光
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百
衲本景宋绍熙刻本: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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